
 
 
 
 

 
 

 

 

第三节 遍地风流或遍地枭雄：现代之后果 

 

 王安忆在《遍地枭雄》的小说后记中写道：“倘若多年前，阿城的小说

《遍地风流》不那么著名的话，我的这个长篇，就要叫做《遍地风流》了，当

然，此“风流”不是彼“风流”。“枭雄”的意思多少要狭隘一些，也直露了

一些，但还切我的本意。我本意不止是指那四个“游侠”——“遍地枭雄”这

名字真有些像武侠小说，其实我并不热情武侠，总觉得武侠是另一路数，石头

缝里蹦出来的，当属神仙志怪；但要是从现实出发，想象武侠的前世，也当是

在你我他的世界里，不知怎么一脚踩空，跌进异度空间，比如那个叫做“江

湖”的地方——我本意却不仅在此，更在“遍地”这二字，就是说处处英雄业

绩。当然，这“英雄”也不是那“英雄”，这“英雄”大约可用“大王”这个

人作说明。大王就是崇尚霸道，“大王”不过叫叫罢了，只能自领了那三个小

枭雄，也不能像古时的侠客云游天上，而是在地的隙缝里流窜，在现代社会的

夹缝中苟活，最后还是逃不过法律的制裁。 

       《遍地枭雄》如王安忆所说，取了一个武侠小说的名字，但是它毕竟不是

武侠小说，而是一篇反映社会现实的写实小说。小说中有“英雄”，但是并不

是可以飞檐走壁，侠骨柔肠的救世英雄；小说中有“冒险”，但是并不是穿墙

走壁，穿着夜行衣，躲过敌兵的冒险；作者把几个“枭雄”的故事放在上海这

个现代化城市中来写，就注定了这个故事的悲剧性结局。城市的发展，社会的

进步，不是一蹴而就，心血来潮的，社会是有其根深蒂固的必然原因和条件

的。就如封建社会的几千年架构不可能因为几个农民的起义就土崩瓦解的，几

千年的封建思想不是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就可以烟消云散的。而现代的城市秩

序，不可能因为你的“出轨”就可以改变的。第一座城市的建立距今也有五千

年的历史，城市现代化的完成确是近几年的事情。现代的城市有其固有的生产

方式，生活方式，生存原则，价值取向，市民们的审美观念，欣赏趣味都受其

决定。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有什么样的社会存在就有什么样的社会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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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生活的现实现状决定了人们的思想观念。这个社会生存规律像蝴蝶效应一

样，屡试不爽。 

然而现代的都市生活，伴随着工业化的迅速发展，个人的生存也受到越来

越多的是束缚，人的真正本性受到越来越多的压抑，人渐渐成为了物，像工厂

流水线上的部件一样，成了没有自己灵魂的、无法支配自己的零配件；另一方

面，高度发展的生产又刺激着人们的消费欲，人们渐渐成为了商品拜物教者，

好像人都是为商品而生存，人的个性被淹没，处于异化的生存状态。社会的现

实性决定了以毛豆为代表的一批人的“出游”，他们作为社会的新鲜血液，有

着自己独立的思想，希望过属于自己的自由理性的生活，可是城市的现实一次

又一次的打击着他们，使他们身心疲惫。没有了生存的斗志和生活的热情，每

天浑浑噩噩，不知所谓。于是都幻想着重回最原始的生活状态，幻想着冒险，

幻想着游侠，幻想着自由。可是一旦他们像毛豆一样“出游”，找到真正的自

己，他们就站到了“法”的另一边，违背了现有的社会秩序，违背城市发展的

规律，就要受到规律的惩罚。毛豆和“三王”最终难逃法网，落入窠臼，是必

然的。 

    王安忆的每一部作品都会带给人们惊喜，一个好的作家可以把不同题材，

不同风格的作品写到部部都让人叫绝，作品之间互相看不见彼此的影子。《遍

地枭雄》是一部正面描写“出游”的小说，这个出游的故事却切切实实地建立

在王安忆有关城市感受的体悟中，或者说，城市处处偶然的可能性造就了出租

车被劫案突兀中的平常、刺激中的兴奋。城市是这个故事的潜在背景，确同时

是这个故事的大牵制，没有上海这座城市，就没有“遍地枭雄”，也就没有小

说成就的现实可能性。这是一部揭示现实的小说，揭示都市生活的无奈与逃

遁，反映广泛存在的社会现实，人们想逃离，想背离城市的秩序创造属于自己

的生活。但是社会现实，社会规律，社会秩序的存在，决定了人们只能遵守

它，一旦违背，就会受到惩罚，像毛豆和三王的故事，为我们提供了现实的教

材和警示。所以《遍地枭雄》不是武侠，不是神话，是社会现实的后果，是一

部警示录，警示想逃离的人们和逼着人们要逃离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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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都市空间与文学想象 

 

    都市如同一个文本，作家与城市的关系，首先是阅读城市，然后才是对城

市的书写。都市的社会经济生产方式以及消费模式、大众文化传播手段，都市

的生活节拍、声光形色，或者说都市的性格，给了他们一种特殊的感悟力和胸

襟、视野和立场，决定了他们的作品的性格，并深深影响了他们的艺术表现形

式，进一步而言，可谓无形中形成了一种“都市诗学”——书写都市题材，表

现都市意象，体现都市的节奏、风格，这也就是“都市性”的内涵之所在。诚

如沙柏和华洛所说，“城市就像一个文学的文本，拥有众多相异的诠释和读

者，随着这个文本和读者演绎的层出不穷，我们的视野将得到不断的扩展和补

充，”我们要了解王安忆作品中的城市想象，必然要弄清楚都市的特质及其对

文学的影响。而都市的空间结构是都市特质的中心环节，所以首先明确了城市

的都市空间，才可以进一部了解作品的城市想象。 

         城市空间结构是城市要素在空间范围内的分布和联结状态，是城市经济结

构、社会结构的空间投影，是城市社会经济存在和发展的空间形式。城市空间

结构一般表现在城市密度、城市布局和城市形态三种形式。而城市空间结构的

差异表现为城市规模，城市职能，城市地理环境的不同。
[1]
城市的发展，都市

空间的变化，影响了我们对时空的观念，对速度和距离的估计也改变了我们的

美感经验。崭新的特质陆续进入我们的视野，物我的关系不断调整，重新影响

了我们对外界的认知方法。王安忆的三城小说，面对着不同的城市空间，为我

们展示了不同的城市想象。 

第一节 隐晦与呈现 

 

    上海、香港、新加坡是三座有着悠久历史的城市。不同的社会形态，社会

地理环境，社会际遇 ，决定了三城空间结构的迥异，也就决定了在王安忆笔下

塑造了三座不同的城市想象图。但是社会的政治形态，社会的舆论基础，社会

                                                 
[1] 李建建.中国城市土地市场结构研究.[J].上海.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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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现状又限制着作家的创作，什么是可以写的，什么是隐晦不可以写的，

都决定于城市空间所赋予作家的权利。 

     2001 年 11 月，王安忆的长篇小说《长恨歌》获第五届文学奖。对于这一

结果，王安忆显得平和而坦然：“我很高兴得到这个大奖，但却也觉得是一件

很自然的事情。从 1979 年发表第一篇小说以来……一直以诚实的劳动对待每一

个字和每一个句子，写作贯穿了我的生活。所以回报来的时候，虽是意料之

外，却也感到是情理之中。”矛盾文学奖给《长恨歌》这样的答案和评语：

《长恨歌》体现了人间情怀，以委婉有致、从容细腻的笔调，深入上海市民文

化的一方天地；从一段易于忽略，别人遗忘的历史出发，涉足东方都市缓缓流

淌的生活长河。《长恨歌》的作者用自己独到的叙述方法，抒写了一位四十年

代平民出身、美善良而又柔弱的女性的不幸的一生和悲剧的命运。其间。包含

着对于由历史和传统所形成的上海“弄堂文化”的思考与开掘。
[2]
这一评价传

达的是一种新的、颇具意味的信息：在一个变迁的、急遽发展的时代中，文学

对城市的表现和重构。尤其是像对上海这样有着悠久的中西交融历史的城市的

描写，正在引起人们愈来愈多的关注。在王安忆 80 年代的作品中，已隐约托出

她对上海的深切感情。流徙四方的知青，原来是无数上海穿堂弄巷出身的儿

女。而 90 年代的王安忆，则越来越意识到上海在她作品中的分量。其中的一些

作品寻找母系之根一直到远古时代，写作的视野徒然开阔。一个由外来户汇聚

而成的都会，一个不断迁徙、交易、遗忘历史的城市，百年来的沪上繁华沧

桑，其实就是一页页的移民史。王安忆对被“忽略”、“遗忘”的市民文化。

移民历史的关注和敏感，却未提及她个人的“移民史”在这一趋势中的作用和

意义。王安忆本人的个人成长经历，移民历史在她的作品中发挥着“直接”而

重要的作用。而这些个人情感因素都被作者隐晦的表述于作品中，一句普通的

对白，主人公一举手，一投足，也许作者正想为我们呈现什么。 

      据王安忆自己的描述，她的童年是有些寂寞的，这不仅是因为，“妈妈天

不亮就走了，天黑才回来。雯雯见不到妈妈；爸爸天黑了才起床，天亮了才睡

下，雯雯见不到爸爸”，而且在于，她这个“同志”的后代，自“坐着痰盂进

                                                 
[2] 王安忆.遍地枭雄.[J]上海:文汇出版社,2005.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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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上海”的一刻起，似乎便“命定”地置于了两重世界中：一边是说普通话的

家和“同志”的世界。一边则是有着久远的繁华历史的上海“本土”的市民世

界，两个世界互为隔膜而难以融洽。那个琐屑、“精致”、根基复杂的“本土

世界”，仅仅因为“同志”的家在上海没有亲眷及日常所说的不是如他们一样

的上海话，就将他们及其后代“排斥”在外。“我们家的小孩子和‘同志’家

的小孩子在一起玩，我们使用的不是上海话，而是一种南腔北调的普通话。这

样的语言使我们在各自的学校和里弄变得孤独”。
[1]
而“同志”的世界由于代

表了新生的政权和社会，对于那个与就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市民世界亦

表现出了“警惕”和反对“融合”的趋向。“母亲还不准我和邻家的孩子往

来，以为他们会带给我不好的影响，至于这不好的影响是什么，我在很长一段

时间内一直没有弄清楚。因此我和他们在一起时，内心就处在一种紧张状

态。”“同志”的世界和“本土”的世界就这样割裂地并立在王安忆的童年世

界乃至更长一段时间内。 

    《长恨歌》中，王琦瑶对普通话的敏感，显然和王安忆童年的生活经历有

关，当萨拉第一次来到王琦瑶家，操着一口纯正的普通话，这就无形中拉开了

他和王琦瑶、严师母、娘娘舅之间的距离，而萨拉的政治身份就更加使他们成

为两个不同世界的人，王琦瑶对萨拉的残忍，主要原因也是出于萨拉的“外来

人”身份，他不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萨沙是作品中众多上海人中的例

外，王琦瑶等上海人对萨沙态度，和萨沙的痛苦以致逃离上海，都影射了王安

忆对于城市身份和城市阶层的态度，深入的将说明了王安忆的寻根思想，想了

解我到底是谁，我在哪里，我该做什么和能做什么。 

    《长恨歌》乃是一部富有“象征意味”的小说，它以细腻的笔触描写出昔

日“上海小姐”一生浮沉的同时，也再一次让我们看到了布尔乔亚女性和城市

的关系。而以王安忆自己的说法“《长恨歌》很应时地为怀旧提供了材料，但

它其实是一个现时的故事，这个故事就是软弱的布尔乔亚覆灭在无产阶级的汪

洋大海之中。”在小说中的呈现就是王琦瑶直接的死于长脚的“他杀”。王琦

瑶这样的上海人最后被无产阶级所影响，王琦瑶为了追求“老克腊”心甘情愿

                                                 
[1]
 郜元宝,作为小说家的“本性”——重读王安忆的小说[J] 上海文学199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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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贡献出自己的“依靠”——黄金，而“老克腊”最终的逃避又表明了上海阶

层性和无产阶级软弱性。上海的“深度”表现在它的中产阶级性里，表现在

“王琦瑶”这样一群布尔乔亚女性身上，同时或更大程度上是由老克腊，萨沙

这样的人来“呈现”的，或者说，唯因他们的加入，追捧，城市的中产阶级的

特性才有了“坚实”的基础。 

    通俗的说，《长恨歌》是在讲一个女人和几个男人的故事。一个女人如何

和几个不同的男人周旋，如何被一个又一个男人抛弃，最后死于非命。其实

《长恨歌》也是在写一个女人和城市的故事，一个女人和城市历史的故事。王

安忆自己表述“我写了一个女人的命运，但事实上这个女人不过是城市的代言

人，我要写的事实是一个城市的故事”“我是在直接写城市的故事，但这个女

人是城市的影子”。在这篇作品里，王安忆把王琦瑶与上海紧密的结合在一

起，第一次明确提出女人和城市是一体的，女人是城市的代言人。小说以女性

的委婉和“小感觉”来对城市进行书写，小说的每一个角落都回旋着种种女性

对于这个世界的小感觉，人们可以细腻地品味勾勒这个城市的一笔一画，但

是，人们找不到一个精神的制高点纵览这个城市的历史风云。上海是一个女人

的城市，上海城市为女性提供了空前的机会，但在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权利结

构中，城市的经济、文化更多地掌握在男性的手中，上海城市的性格和律动因

而更多地呈现出“男性化”的一面乃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或者说当社会男性失

去了他们施展身手的舞台，城市的风貌变得一味的“女性”，则暗喻了城市正

处于某种“暧昧”的状态之中。王琦瑶的命运悲剧，是历史的悲剧，是社会的

悲剧，是城市的悲剧，王琦瑶无论多么聪明，拥有多么坚强的性格，都改变不

了自己的命运。 

《伤心太平洋》是一部新加坡的历史史诗，小说中用回忆的方式以新加坡

的历史为社会背景来讲述一个家族的盛衰。王安忆充分利用小说所赋予的“虚

构”的权利，进行故事的讲述，尽量为我们还原一个家族的“真实”面目。作

者在尽力的写一个家族的历史的同时，更多的是在写家族背后的城市——新加

坡。新加坡的历史是千疮百孔的，新加坡的人民是备受折磨的，过去的新加坡

是不可与今时今日的“花园城市”同日而语的。但是城市小说的创作深受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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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的影响，城市的历史包含了太多的政治，政治中包含了太多的限制和禁

忌。所以在《伤心太平洋》中，作者充分利用隐晦的“象征”手法来谈政治，

谈新加坡的部分禁忌的历史。整部作品给人一种灰暗、压抑、萧条的基调，语

言隐晦。“我爷爷从高处往低处走，他俯视着新加坡这地方，他看见不远处岛

屿的边缘，白亮灼眼的海水，他一阵眩晕，不知身在何处的感觉涌上心头。汽

车打道回府，坡路上只剩了他自己，没有对手的谩骂着，一步一步地下了山，

沉没在嘈杂喧嚣、雾气蒸腾的街心。”“太平洋是令人神往的大洋，它是地球

上最广最深的海域……我不由想：岛屿是多么危险的东西啊！它无时无刻不面

对着沉没与冲击，它在波涛的喘息间歇中苟活。岛屿像一个孤儿，没爹没妈，

没有家园。太平洋上的岛屿，全有一种漂浮的形态，它们好像海水的泡沫似

的，随着波涛涌动。”
[1]
《伤心太平洋》如题所示，新加坡是一个伤心的城

市，“新加坡的地底深处，埋藏了无数具尸骨，这些尸骨几乎使这岛屿的地面

隆起，这岛屿就像是海洋里的一个巨大坟墓。在尸骨之上，新加坡再也难以安

眠，新加坡的夜从此变成惊悚之夜。无数冤魂在这岛屿的上空飘荡，凄惨得哭

泣着。”
[1]
这些元会在有限的空间内要表达尽可能多的故事，诸多禁忌的城市

空间内展开一个城市的想象，隐晦与呈现也就成了必不可少的手段。隐晦是为

了更好的呈现，呈现是为了隐而不晦。王安忆很好的在自己的作品运用了这种

手法，为我们书写了城市的历史、现在和未来，深度的描绘了城市的想象。 

 

第二节 都市结构中的个人与集团 

 

     人类自脱离原始存在以来，就受到社会关系的制约，处于被异化的生存状

态，丧失了自我。于是，寻求真正的自我、认识自我就成为一个终极的追求。

但是，自我并不是孤立的实体，他与其他人已经纠缠在一起，无法截然分开。

这就意味着只有通过对他人的认同才能达到自我认同。在现实世界，由于受到

主客关系的制约，不可能实现主体间的互相认同，也就不能实现自我认同。 

                                                 
[1] 王安忆.香港的情与爱.[J].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560 
[1] 王安忆.香港的情与爱.[J].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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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把他人看作客体时，自己也被物化，也不可能真正地认识自我。对自我的

了解不是通过笛卡儿式的自我意识获得的，而是通过主体间的互动交往、理解

获致的。 

     所以现代哲学扬弃了主体性哲学而建立了主体间性哲学。20 世纪以来，

人类逐渐培养起一种自我批评性，面对科学技术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信息传播

和交流手段的发展，人们力图理解和解决威胁整个世界与人类的种种危机，纠

正物质生产片面发展对人际交流的损害和“主客”关系对“主体间结构”的消

解。当代对科学主义霸权的批判与人文主义思潮的一再张扬所体现的人类的种

种努力，都使对话和交往成为当今世界的中心话题。在这种背景下，哲学家们

开始关注更具本质性，也更难以解答的问题，即一个主体是怎样与另一主体相

互交流、相互作用的。由此，主体之间的关系问题便理所当然地进入了当代哲

学的视野。现代哲学就更多的表现为主体间性的认识论哲学，它将存在视为是

主体间的存在，从而使主体性认识论下孤立的原子主体变为交往互动行为当中

的互动主体。 

     在哲学领域，主体间性哲学的产生，为我们更好的了解都市中的个人与集

团的关系提供了条件。现代都市是文明的风暴中心，它创造了文化和文明，也

毁灭文化与文明；都市从来都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一方面代表了物质文明，

是繁荣的象征，另一方面又是精神的沙漠，是人间的炼狱，你歌咏它也好，诅

咒它也好，都无法改变它的本色，你不能抗拒它，只能被它改变、所支配。沃

斯和西美尔都对都市生活的特性有过精辟的论述，沃斯在其影响深广的论文

《都市主义为生活方式》中，认为都市的社会关系是大数量、密集和异质性

的。他指出“大数量解释个体之差异，相对缺乏亲密的个人认识，大致上是匿

名的、虚假和短暂的人际关系片断化，以及相关特性。密度包含差异化和分

化，密切的实体接触和遥远的社会关系同时发生，隔离的复杂形式，正式社会

控制的支配性，以及明显的摩擦等其他现象耀眼的对照。
[1]
异质性趋向于破坏

严格的社会结构和制造社会流动，不稳定和不安定，以及个体归属于各种各样

交叉横切的社会群体，而且高度的成员转化率。金钱上的连结代替了个人关系

                                                 
[1] 西莫尔.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J].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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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制度，而且机构趋向迎合大众而不是个人的要求，个人因此唯有经由有组织

的群体行动才有效率。”这就是说，都市生活是有异质的个体所构成的，在都

市中个人是孤立的、匿名的、我们走在大街上永远面对的是一个个陌生的面

孔；在这个社会中，非人性的金钱原则支配着人们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是短

暂的、疏离的，个人处于孤独寂寞的状态。 

      城市的空间结构影响着作家的创作，现代城市的现状，为作家的城市想象

规划了“蓝图”。王安忆的三城小说，主人公做为一个被虚构了的个体，但是

他们又是现实存在的。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人物形象的塑造，都有其

代表性，代表了以他为典型的一大批人。《遍地枭雄》中讲述的是一个“出

游”的故事，一个异质的城市中，人与社会，人与集团，人与人的冲突和妥

协。王安忆为我们再塑了一个真实的社会关系网。毛豆一个懵懂的少年，生活

在上海市郊的一个普通的失地农民家庭，从小受父母和姐姐的宠爱，是一个单

纯的涉世未深的青涩男子的想象。读完高中毕业，无所事事，为了工作而工

作，进了一家日资蔬菜公司做事，这是毛豆进入社会的第一份工作，是小说中

毛豆第一个面对的社会集团。小说中这样描述“活计不重，可以说很轻，只是

将一种二寸来长一寸来宽，碧绿的叶子，叠成一摞一摞，归置起来。这叶子是

日本人用来垫菜盘子的，特别要讲卫生。所以还发了天蓝色的衣服，帽子，白

口罩，白手套，天天要洗澡，工资也令人满意。可却是闷得很。翻来覆去这一

个动作，来上多少遍才填得满八小时？心里就盼望着换另一种叶子来做，可就

只有这一种叶子。一袋一袋进来，一盒一盒出去，永远不会结束。”王安忆寥

寥数笔就为我们勾勒出了这个工厂的工作流程及性质，个人像是流水线上的部

件一样，成了没有自己的灵魂，无法支配自己的零配件，个人在集团中完全失

去了自我。另一方面，高度发展的生产又刺激着人们的消费欲，人们渐渐成为

商品拜物教着，好像都是为了商品而生存，个人为了生存不得不在这个社会集

团中工作，金钱物质成了连结个人与集团的纽带。韩燕来也就是毛豆，因为机

械单调放弃了这份工作，可是更多的人是没有选择的余地的，他们不得不做机

器上的一个颗“钉子”。离开了别人开的公司，他们几个人开始筹划着合伙做

生意，开一家属于自己的工厂，开工厂的初衷是因为自己想当老板，当老板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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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由的上班下班，不必按钟点，这点自由成了他们工作的动力，成了他们追

求的目标，这不正反映现实生活中个人的生活现状吗，人们的个性越来越受到

社会的束缚，人们越来越渴望自由和解放，个人与社会集团的矛盾越来越激

烈。毛豆所代表的一代人渴望脱离常规的欲望，这些都为毛豆的出游做了铺

垫。三王的出现，给了毛豆一次“神游太虚”的机会，让他产生了脱离社会集

团的欲望，并真正的付出了实践。大王、二王、三王，三个人构成了一个小的

社会集团，这个社会集团是与现实社会集团相对立的，它没有按时上下班的要

求，不必按钟点，不必做机械的工作，那是一个自由的，解放的社会，是现实

人们向往的生活状态。毛豆成功的成为这个社会集团中的一员，过上了不受束

缚的生活，而且最重要的，让他感受到了人与人之间的热情和情意，在这个小

社会集团中，人与人是合作共存的，没有分工不均，没有分配的不公平，人与

人，人与这个“社会”是和谐共存的。王安忆为我们塑造了一个理想的小社会

集团，为我们提供了一次冒险的机会。但是《遍地枭雄》不是武侠不是科幻，

它是一部反映现实的小说，小说的结局为其现实性画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当

毛豆被带上警车，面对着现实中的人和物，是如此陌生。可是城市的现实性决

定了他们“出游”的结局，同时也表达了对于现实社会集团的无奈，人们想脱

离又无法摆脱的痛苦和挣扎。 

 王安忆的三城小说，都是在写人与城市的故事。通过人的故事来写城市，

来展开城市的想象。而城市是由无数的社会集团所组成的，在城市中，个人必

然要与社会集团发生千丝万缕的关系，作家们必然利用这二者的关系来书写城

市，和这个城市中的人们。王安忆也不落窠臼，充分的利用城市空间中的社会

关系来为我们书写三城的想象。 

 

第三节 空间重组与文学景观 

 

 王安忆自上个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创作以来便一直处在文坛的中心，对

“故事”的执着更使她渴望“挑战”，她曾感叹“城市无故事”，同时坦言：

“我做作家其实是要获得一种权利，那就是虚构的权利。”而“我所说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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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究竟能为今天人们的日常精神提供什么呢？一方面，它绝不是纪实的，它

是虚构的，它刺激起人们的好奇心，它使人感到是无中生有，随心所欲；另一

方面，它又是虚拟的，它所描述的是比生活中的现实更为现实的带有真理性的

东西。”而在她的《纪实与虚构》的后记里，她讲述自己为小说命名的过程，

最后定下此名，是因为她认为“纪实与虚构”乃是“创造世界的方法之一

种”。凡此种种都泄漏了她有意藉“虚构的权利”重建个人和城市文化之根的

“野心”。
[1]
这些创作的理念，引导着王安忆进行三城小说的创作，她利用小

说所赋予“虚构的权利”对城市空间进行重组，以使城市的发展，故事的情节

按照自己的构思进行。三城小说就在作者的空间重组下，呈现出不一样的城市

色彩。 

     香港是一个充满是非的城市，是一个难说而人人争说的“新故事”，王安

忆显然难以不受“诱惑”和放弃“虚构的权利”。《香港的情与爱》被是在这

种诱惑下创作的，但它并非仅是“诱惑”的产物，同时也是主动“寻找”的结

果。《香港的情与爱》讲述了旧金山华侨商人老魏与上海去的新移民逢佳在香

港相逢而同居的故事。。说罢，他竟难以自禁，热泪盈眶了。看老魏这样一个

饱经风霜，从来重利轻别离的商人在风花雪月后独自“热泪盈眶”，人们也不

禁要为之唏嘘和感慨了。在共同生活了两年后，老魏帮助逢佳办妥了前往澳洲

的手续，从此鸳梦不再一排两散。老魏“很清楚，倘若不是为了交易，他俩是

不会走到一起来的”，交易完成各自走人本在“预计”中，但还是让从一开始

就“清楚”的他嗒然若失。老魏并不是不接受交易，“但是他要这买卖谈得长

久一些。拖泥带水一些，讨价还价的回合多一些。稍稍波澜迭起那么一些”，

事实上，两人的买卖不仅曲折有致，而且深入到了“心里”，虽然摩擦多多，

却在不期然中产生了一种相濡以沫的感情。老魏知道这在自己的生命中是“最

后一次”了，而正是这最后的一次，使他几十年的漂泊似乎都有了回报，对香

港的感情也变得感伤起来。故事的末了，老魏坐在回旧金山的飞机上，听着一

个人在数落香港：当他讲到没有人爱香港的时候，老魏却回过头来，说:有一个

爱香港的，那就是我，我爱香港王安忆虽然不是香港本地人，但对香港历史文

                                                 
[1] 李欧梵.上海摩登.[J]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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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探讨却抱有了和本地人几乎同样的热情，甚为主动地介入到对香港这个城

市的特质、限制、潜力的评说热潮之中。在老魏和逢佳的故事之外，《香港的

情与爱》并引入了直接的关于香港的描写和议论。这里“每个夜晚都在举行约

会和婚礼……它的音乐是二十年代的爵士乐，强烈，即兴，还有点忧伤。这忧

伤是热闹里的寂静。快乐里的不快乐的那种，有点甜蜜的。它的灯光是通宵达

旦的，也在演奏着爵士乐，夸张地表现切分音符，使它带有一股难言的激

动……香港的热恋还是带有私通性质的，约会也是幽会。在天涯海角。是一个

大艳情。”总之，这天涯海角的香港到处是传奇，繁华传奇几乎到了“不真

实”的地步，一直必须要用一种相对“朴实”的东西来“充实”。而上海新移

民逢佳就是这传奇里的一点真实，有了她，香港的传奇才更加可靠，香港这座

城市的传奇性才更加真实。 

     王安忆在小说中以两个过客的情爱故事来喻示、解释香港，通过作者的认

识来对重置香港的城市空间。在作者笔下，香港这座城市，是一个“过客”的

城市，一切都是暂时的、过渡的，情爱如此，社会政权和历史文化又何尝不是

如此？香港在作者的空间重置一下，成为一个传奇和充满奇遇的城市。 

    城市学家认为:“对于一个聚集地的感知……这种感觉中的元素能够和其相

关的时间和空间的精神感受相联接。并进而去理解其非空间的观念和价值……

这样的感知过程完全依赖与跟人对城市的感受。”“这样的情感活动，除了从

人与场所之间的交互活动获得之外无从分析起。”
[1]
作家的创作不可能是纯理

性的科学分析，更多是包含了作家自己的情感活动。王安忆的城市想象，都源

于作者对这所城市的感情。上海是王安忆一直“追寻”的城市，幼时“外来

者”的身份，给她的内心带来很大的触动，她渴望融入上海的日常生活中，渴

望了解弄堂里高墙内的柴米油盐，虽然时过境迁，王安忆对上海的感情和印象

仍是特殊的，她对上海的过去充满了幻想，对未曾参与的上海生活充满了遗

憾，《长恨歌》满足了她对上海的所有想象。王安忆选取几个极具代表性的场

景，运用蒙太奇的手法把他们组合在一起，为我们上映了一部关于上海小城的

故事。一条条神秘的弄堂，一间间布满秘密的闺阁，俯视全城的鸽子，无处不

                                                 
[1] 王晓明,陈清侨.当代东亚城市[J].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151 

 40



 
 
 
 

 
 

 

在的流言，和一个布尔乔亚似的的女人。这些场景在上海的城市空间内重组，

通过女人的“小感觉”，和这个女人的日常琐事为我们塑造了一个日常的，没

有战争，没有政治，一个完全怀旧的浪漫的小上海。 

所以不得不感叹，王安忆有一支神奇的笔，在她笔下一字一句一副画。一

篇文章一个城市。上海是一个日常的“小上海”，香港是一个传奇的“探险

岛”，新加坡是海上漂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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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城市作为经济主体发挥着越来越突出的作用，“大

都市”计划在不同地方流行着，与此同时，城市的地域文化负载功能也得到进

一步的表述和阐释。城市不但组织着人们的生活，而且还建构着人们对地方的

历史记忆和现实想象，成为一个不断生发意义的空间。以城市为视角，我们不

但可以为文学研究找到 一个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以城市在全球化背景下组织

社会和文化的意义来透视文学的生成与表现，还可以从文学的角度分析城市的

文化品格，以及它们之间的权利交换关系。更进一步，对分属不同地域和经济

与文化背景的城市进行比较，将有助于我们看清楚其中的知识构成，从不同城

市作家的作品中发现其潜在的城市记忆和想象，以及由此所形成的城市的身份

认同。 

      王安忆的《三城记》的出版和发行，为我们研究其作品提供了新的突破

口。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经济快餐的形成，人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生

存原则、拜金主义风气，对市民价值观的渲染、改造、对人们审美观念、欣赏

趣味的影响，导致了人与历史、人与社会、人与集体、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和脱

节，形成了一些不良的或者消极的文学现象。而王安忆作品中城市故事的不同

讲法背后所隐含的城市感知经验及其现实性，对我们审美的洗礼，及现实的反

思提供了积极的素材。 

     无论是什么样的作家，如果他出于自身，又囿于自身，那么他的作品很难

有突破，也不会写出真正的好作品。只有出于自身而又超于自身的追寻，才有

可能达到其目标。王安忆属于后者，她的成名起于“上海书写”，但是这并没

有局限于此。《香港的情与爱》、《伤心太平洋》等对于香港、新加坡的城市

想象，让我有机会把这三城联系起来，着手研究其城市印象。选择这一角度来

研究，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是出于其文学价值，王安忆的小说集才气、勇

气、傲气与一体，小说情节的展开，人物的塑造，都有其广阔的存在空间和背

景，城市的历史与想象也就成了塑造人物性格，展开故事情节的大舞台；另一

方面，文学脱离不了现实，任何一种文学现象的产生都有其必然的现实意义，

 42



 
 
 
 

 
 

 

王安忆关于三城的描写，或悲喜、或忧愁，都有其现实的启迪和历史的反思性

质。为我们更全面的了解生活的可选择与别无选择、城市的表象与幻想、浮华

背后的辛与苦，提供了现实的依据。 

本文分为三章，现对其内容和意义做一个简要的概括和总结： 

       第一章 

八十年代崛起的中国作家，王安忆占了一个天时地利的位置。创作成长于

后伤痕的年代，文体内容有了更多元化的发展包容性，不需再沉重地审视历

史，容许转而以轻省的态度，以女性的感知，书写八十年代前后的中国，实实

在在的街头巷尾的小事。她的文字与剧情是通俗易懂的，但是书写的方式确是

同时代的作家中多变的一位。 

从橡胶园到“花园城市”的新加坡（《伤心太平洋》），小说讲的是三四

十年代新加坡一个华人家族的故事，并穿插大量历史素材，使文学有着近乎史

诗般的壮阔感，又如同具有强烈抒情意味的亲历记。小说采用诗的意境和散文

似的笔法，自序自话，主人公“我”，按照“说城”、“听城”、“想城”、

“进城”的叙事模式，一步步走进新加坡，展开对于新加坡的想象，小说中多

处用到“也许”，表达了我对于亲人、对于“橡胶园”、对于城市历史的惋惜

和无奈。 

   《香港的情与爱》与张爱玲的《倾城之恋》讲着相似的故事，只是把故事的

背景从台湾搬到了香港。两个相似的故事，两个不同的城市，给我们展示了两

幅截然不同的城市想象图。小说以男女主角的感情发展为主线，从试探——交

易——相知——分离，一步步走向小说的高潮。写出了香港，这个城市背景下

的情与爱。 

在《长恨歌》与《遍地枭雄》中，王安忆以上海为基础，重写“创市”—

—也是“创世”的神话。但是两部长篇小说的创作风格迥异，《长恨歌》是王

安忆的早期作品，王安忆曾坦言，《长恨歌》的目标就是写出一个城市的故

事，“城市的街道、城市的气氛、城市的思想和精神”。当《长恨歌》以一个

昔日的上海小姐几十年的日常生活作为作品主要的架构时，便已然隐含了这样

的企图，为上海曾经的一切：“落寞”也好、“琐屑”也罢、在“感伤”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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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颓丧”之外寻出“意义”。面对曾遭“压抑”的上海来说，显然没有比一个

处于社会边缘的女性更有象征意义的了。《遍地枭雄》时间的落脚点则是当

代，叙述了一个“出游”的故事，完成了对这座城市的一次寓言式想象。 

           第二章 

对于现代性的概念共通的解说，即它体现的是现代的时间观念和价值立

场。它一方面具有求新、求奇、求变的特点，代表着变革、进步的趋势，另一

方面又有反传统、否定过去、破除常规的特点，具有反常、失序、断裂的因

素。城市现代性具有现代性的一般特点的同时，在社会形态上，体现出一种可

选择性与别无选择性。商业的发展，经济的腾飞，社会质量的提高，给我们提

供更多机遇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更严重的生存危机。 

小说无中生有，是建构社会想象、铺陈伦理关系的重要方法。在一个告别

革命，放逐诸神的时代里，王安忆有意经营虚拟的文字，重新安顿事物的秩

序。来完成她对于城市的想象。三城在小说的虚构中，建构了不同的城市空

间，展开了不同的城市想象，却都深刻的体现了城市的现实性。三城是所谓的

工商业社会，工商业社会的生活方式，物质主义的生存原则，拜金主义的风

气，对市民的价值观的浸染、改造，对人们的审美观念、欣赏趣味的影响，决

定了三城的矛盾性。毛豆，逢佳是处于社会底层的个体，他们可以按照现有的

社会秩序生活，按部就班的工作，像“机器上某种钉子”。但在商业社会的生

活状态中，他们是否有一股模糊的冲动，一种不甘心如此的欲望。所以毛豆

“出游”，闯荡他乡，逢佳的为了出国不择手段，都说明了小市民们生活的别

无选择。商业城市的背后躲藏着多少忧愁和辛酸。遍地枭雄，那是发迹变泰的

时代，秦叔宝，蔚迟恭大江山，梁山好汉聚义，但是二十一世界的中国不见得

起义，也容不得革命。所以追求现代，反对束缚，要求自由和革命的毛豆不可

能成功。 

第三章 

客观的都市空间结构是指城市要素在空间范围内的分布和联结状态，是城

市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的空间投影，是城市社会经济存在和发展的空间形式。

都市空间的发展，影响了我们对时空的观念，对速度和距离的估计也改变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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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美感经验。崭新的特质陆续进入我们的视野，物我的关系不断调整，重新

影响了我们对外界的认识方法。不同的城市空间给予作家不同的想象空间。 

隐晦与呈现是作者在城市空间的影响下所在的选择。上海的弄堂，流言，

闺阁，鸽子，在作者的半隐半现中，更有一层大上海，十里洋场特有的韵味和

情调。身份政治与隐含的压抑视角，新加坡的城市空间，影响着作者对于《伤

心太平洋》的创作。现代都市是以货币经济为基础的社会，金钱的法则主宰着

社会的方方面面，支配者人们的行动。在香港这个金钱社会里。同样处处是金

钱法则织下的罗网，金钱的法则扭曲了现实社会的种种关系，也令香港变成了

一个病态的社会，充斥着病态的人和事。《香港的情与爱》中“良心”成了小

说的主轴，男女主角凭良心做事，虽然是金钱交易，但确为我们呈现出一种温

馨，感人的画面。 

都市的生活结构是由异质的个体所构成的，在都市中人是孤立的、匿名

的，我们走在大街上永远面对的是一个个陌生的面孔，在这个社会中，非人性

的金钱原则支配着人们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是短暂的、疏离的，个人处于孤

独寂寞的状态，而与此相对照的乡村社会则不同，人与人的关系是亲密的，亲

情、邻里之情维系着人们的关系，而且这种关系是紧密，给人以安全和温馨之

感。人与人的关系是冷漠的，隔阂的，人与集团的关系同样也是金钱原则下的

金钱交易。《遍地枭雄》中的大王，二王，三王的遭遇代表着外乡人这一社会

集团，他们从对城市的充满幻想到进城后的飘零，都代表着一个社会群体的理

想与幻灭。毛豆一个来自经济结构底层的上海人，最后不甘于社会现实的束

缚，而“出游”，他的想法不正代表了他那个阶层的人们。 

王安忆笔下的三城，不是按部就班的，而是经过作者的空间重组，将城市

空间重新组织，不按照原有的布局，而是根据自己的喜好。作者对空间的重

组，产生了不同的文学景观。香港不再是金钱交易下罪恶的集中营，而是一个

凭“良心”办事的社会。新加坡在作者笔下不是一个“花园城市”，而是一具

大尸体，是海上漂浮的一条死鲸鱼。新加坡的海里埋藏了无数具尸骨，岛屿是

海洋里的一个巨大坟墓。上海在作者笔下最是多样的，怀旧的上海是充满欲望

和感伤情调的，当代的上海是现代社会秩序中的一架冰冷的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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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当代文学中的城市书写已成为较有活力的研

究领域，不少论者已作出了一些精湛的评析和解读，本文在此基础上，对王安

忆中长篇小说中的城市想象进行再解读，通过文本分析揭示其创作的文学价值

和理论含量。希望通过本人的一点分析和解读，可以为读者展示一个不同的文

学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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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论文终于到了最终定稿的时刻，并没有预想中的激动人心，只是有种尘埃

落定的感觉。回想硕士论文全程，琐碎而平淡的工作，每一个细节，每一处字

斟句酌，原本以为会轻松的我，随着论文完成却突然掠起几分遗憾。学术的浪

漫情怀在现实面前的折扣不得不让我抱有几分遗憾，而论文也无法像期待中的

那样美。作为一名泰籍文学院的学生，硕士论文的写作过程充满了辛苦与无

奈，但是也凝聚了我的思想结晶，整个过程怀念起来让我受益匪浅。 

研究生两年，一路行来，蔡志成导师一直是我的精神支柱，我一直觉得自

己很幸运，老师学术上的严谨、睿智，特别是老师对理论和实践的宏观把握和

微观深入，对现实的不满和批判并仍满怀希望地对制度的完善进行各种尝试和

努力；还有生活中的宽容、幽默，都对我产生重要的影响，让我学会如何平和

地做学问和做人。 

又该说感谢的话了，不得不落一下俗套，因为我不知道还可以用其他什么

方式来表示我的感激。对这两年里所有鼓励、帮助我的人说谢谢。感谢所有教

授过我的文学院的老师们，虽然我没有完美的学术表现，但心底里我是深深地

敬重你们。感谢我的师兄师姐，你们给了我学习和交流的氛围，还有各方面的

关心和帮助。感谢我的同门，感谢我所工作的学校，给我提供了充分的了解和

充足的物质资助。  

感谢我的父母，可爱的父亲，可敬的母亲，你们的爱还有那 2000 公里外的

期待和守候是我最大的财富，伴随着我走过这些年艰难的求学之路。 

  理论与实践仿佛学术世界的两只眼睛，或许彼此看不到对方的存在，需要

进一步的沟通，但必将比一只眼睛看得清楚。在学术的路上，我永远都只是个

蹒跚学步的孩童，即使迷茫仍睁大双眼，在实践中累积理论，不断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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